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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抒写中人文精神与智性经验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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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丁帆的学术随笔散文集《人间风景》以风景为抒写主题。一方面，在对自然风景的叙述中，其散文展示出

鲜明的智性风格，包括洞悉文化悖论的哲学内涵、寻求精神解放的人性内涵和回归记忆生活的诗性内涵；另一方

面，在对人文风景的思辨中，其散文形构出明晰的价值品格，直陈当代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时代观、家国观和人生

观，包括启蒙精神和思想智慧、独立精神和自由品格、抗争精神和狷介风骨。在对历史风景的回溯中，其散文彰

显出寻觅王朝更迭奥秘、勾勒学人精神图谱和反刍青春苦涩体验的情致品格，从而构建出一种将启蒙思想、人文

精神、知识学养、理性思辨和抒情审美等融为一体的学者散文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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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审美与经验：学者散文的 
文体溯源 

 

中国现代散文是在继承六朝文章、晚明小品、笔

记小说，并汲取日本俳文和英国随笔的基础上创建，

“最终发展出周氏‘小品’与鲁迅‘杂文’这现代中

国散文的两大流派”[1]，之后的“诗化写作”“哲理写

作”“经验写作”等散文范式，基本上是由这两大散文

类型演变发展而来。现代散文的文体属性使其在文学

实践中成功地消弭了语言自律与文类创建、现代思维

与古典审美、思想表述与文体趣味等方面的区隔，并

且使“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之  

上”[2](574)。但与其他文类相比，无论是文体分化的多

向性、语言的创造性，还是文化思维的融合性、美学

追求的多样性，现代散文的发展和文类变革的步伐都

要缓慢得多。形成这种散文发展史轨迹的重要原因，

是现代散文可以吸纳一切文学元素的兼容属性，使其

具有高度的文体自由。而文体的高度自由最终使散文

成为缺乏文体边界和文类核心的“开放性文体”，并造

成散文“文类规范”和“文类变革”的双重困境。因

此，许多散文家和理论家都对散文发展的前景持悲观

态度，如朱自清说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3](243)，

郑明娳认为散文是“残留的文类”[4]，梁锡华宣称散

文“会衰退，甚至会消亡”[4]。 

近一百年来散文的文类主体性虽然一直处于“未

定型”的状态，但“未定型”所附带的可塑性和包容

性，为散文新体式的建构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在散文

寻求自身变革的诸多方向中，“散文文体”与“他者话

语”之间的融合，或者说散文“指涉内容”的延伸，

是散文文类变革的重要现象，于是，中国散文先后出

现过文化大散文、政治型散文、历史大散文、科普型

散文等公共话题写作，也涌现过私语化、呓语化和口

水化散文等个人写作，散文与“他者话语”的嫁接或

联盟，无疑都拓展了散文自身的表意空间，丰富了其

自身的言说姿态。但是，散文寻求其他话语形态作为

自身文体变革的努力，也面临诸多创作困境——公共

性话题散文的写作歧途在于真诚个人性和感官生活性

的缺失，常表现为过度的形而上学的说教、缺乏深度

体验的抒情、情感的虚伪矫情、思想的空洞无物以及

语言的不及物等，这类散文虽然言辞考究、布局精心、

意象高远，但却隐匿了一个完整、鲜活、丰盈的真性

情的个体生命。个体化散文写作的病灶，在于普遍陷

入无休止的小资呻吟、情感宣泄和自恋呓语当中无法

自拔，这类散文仅仅定位于对生活表象及个人日常的

“空间性”“物理性”“身体性”和“情绪性”进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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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呈现，放弃了唯有通过个体化写作才能对生活真实、

心理体验、美学质素和思想潜流进行揭橥的言说优势，

散文写作沦为个人隐私话语的表述工具，最终将个体

化写作所擅长的理性反思和生活洞察的话语能力彻底

背弃。 

新世纪之交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对近一百年来

的散文理念、散文文体、散文意识进行了全面反思，

并重新聚焦于散文的文体问题，即“散文写什么”和

“散文怎么写”。知识分子试图将“个体性”(经验性)、

“公共性”(思想性、哲理性和文化性)、“审美性”(文

学诗性)进行创造性的融合构建，以此弥补单维度散文

写作的诸多缺陷，并在文学实践中逐步确立知识分子

散文或学者散文的文体共识。 

一是对“真个人”的吁求。这里的“真个人”是

具备文化现代性观念的个体之人，即“掊物质而张灵

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真个人”具有启蒙与自我启

蒙、批判与自我批判、文化反思与建构的能力，“真个

人”还具备审视和有效言说历史、现实、生活、社会

和人性的能力。“真个人”的“文化现代性观念”，体

现在散文创作中就是作家“独立、真诚、理性和智慧”

的“自由表述”方式，即通过对“个人精微的感觉，

独特的心灵敏锐”的描述[5]，对知识分子个体生命体

验的理性自省，来发现被世俗生活世界所遮蔽的生命

存在质地、精神嬗变细节和人文精神涌动。“真个人”

的审美创造能力，主要表现为作家要警惕个人美学观

念因臣服于某种外在流行性的美学意识形态而造就的

审美虚伪，而必须将个体的天然性情、真诚情感和丰

盈心灵进行艺术化表达。在此基础上，将个体知识分

子 “自由”“敏锐”的“审美言说”转化为“精神叙

述”，进而打造一个由知识分子的经验、情感、价值和

审美所构建的“生活艺术世界”。这是知识分子散文以

发现自我、重塑自我、张扬自我为核心的“诗性精神”

的艺术表征。 

二是知识分子散文文体的构建。散文的文体是由

“文法的自由”“体验的深度”“审美的敏锐”“感知的

丰厚”等标识所构成，因此，散文“变革创造性”的

评判标尺，既包含文体结构的维度(如“语言的及物”

“细节的准确”等的深化)，也包含文体秩序的维度(如

“散文经验”的开拓、“散文空间”的延宕等)。可以

说，“艺术、思想和经验”共同构成散文语体必备的文

类要素。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于对“政治

理性”压抑“文学自律”的集体反叛，散文语体发生

了重要变化，那就是与寻根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

化结盟，当代散文整体回归“文学性”的“审美主义”

传统。一方面，散文审美主义的语体具有“节制”“适

度”“均衡”的美学优势，能够对当代文学观念中长期

潜伏的政治化的“社会理性”与物质化的“工具理性”

进行艺术消解，从而使当代散文能够从意识形态的钳

制中获得语义解放。另一方面，当代散文过度依赖审

美经验，也造成其内在思想性的整体贫乏，散文沉溺

于审美物象、意象和想象的刻意经营，限制了个体化

写作“哲学辩驳”与“话语构造”的能力，并削弱了

散文对当代社会、思想观念、国人精神和生活肌理的

介入效度。鉴于此，新世纪之交以来的知识分子散文

写作或学者散文写作，力图在散文语体当中将审美、

思想和经验进行融合，进而实现在生活美学的表述中

彰显理性思考的叙述目的，或者建构源于个人思考而

又通达公共经验的知识分子人文哲学叙述意图。学者

丁帆的随笔散文因“澎湃着思辨的激情和启蒙的热

诚”，“宽广的人文情怀和独有的知识结构”，“随笔见

‘长句’，学问得‘赋格’”[6]， 2018 年获得中国散文

界最高奖——“朱自清散文奖”。其代表作《人间风景》

以现代知识分子对“风景哲学”的观照、经验构建与

人文反思为创作主题，实践着对当代散文语体壁垒的

聚合——一方面，作者续接起现代散文的“审美主义

传统”，其自由节制的文体结构、古雅的语言、深远的

意境、本真的叙述姿态，重塑了一位高洁士子形象。

另一方面，作者对风景话语进行的哲学思辨、文化追

溯和记忆钩沉，既赋予其散文“美与诗”的外在形态，

又融汇了“知识与学术”的认知，同时还有“思与理”

的内在启悟，从而承接起现代散文的思想主义传统，

构成人文知识分子新的“文化智识型”散文。 

 

二、风景诗学：哲学思辨的文学表达 

 

风景无论是作为人的原始视觉享受，还是作为人

的意识形态呈现，其生成与发展都是人与自我审美世

界关系的积极重建。但是，人与某类风景之间能否建

立审美关系，往往存在感官享受与认知的差异。在农

耕文明的静态型文化语境中，由于总体一致性的文化

意识形态的统摄，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历史美学意识

及集体观感认知也基本趋于同质化，这种同质化的感

官体验与美学经验，支配着人对风景的发现与表达，

并逐步构建了具有民族性的“风景美学共同体”(如山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5 卷第 4 期 

 

168

 

水、田园、江河、草木等)。历代文人对这些风景意象

的抒写都注入了具有民族性的审美认同、情感内涵和

文化追慕。但是，当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

明交互叠加，既有的稳定的文化秩序碰撞重组，“风景”

的“发现”已经升级为“文明形态冲突的战争”，游牧

景观、田园景观、都市景观甚至人工智能景观共时并

置，不同风景之间互为镜像，人与多元文明的对话关

系开启。此时，在静态文化语境中人的美学共同体意

识开始瓦解，“风景”成为一种“关系主义”或“相对

主义”的存在，失去了被整体认同的可能。于是，在

多维文明形态的交织中，人与景之间的“秩序关系重

建”和“人文内涵开拓”就成为构建当代人“主体性”

的重要方式。而在《人间风景》当中，作者对“风景”

的观感持续激发着自我思辨的激情，并以哲思、人性

和审美为支点，构建出一种学者型散文的“风景诗学”，

彰显了一位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独立而深刻的智性   

经验。 

第一，作者的“风景诗学”具有从普遍的“文化

认同”中洞悉内在的“文化悖论”的哲学内涵。作者

在《瓦尔登湖旋舞曲》当中确认了梭罗所张扬的生态

保护理念的前瞻性和远见性，但作者又在梭罗是坚定

而前卫的生态主义者这一公共认知定论的表象背后，

洞悉了梭罗其人其文其行隐藏的深刻哲学悖论及梭罗

生态主义理念所面临的人文困境。梭罗回归自然时的

文化决绝姿态，意味着他对现代文明的绝望。事实上，

他的这种浪漫美学式的乌托邦想象，始终无法逾越身

体性、物理性和空间性的制约，正如作者的质疑——

为何梭罗两年后放弃了自然的孤独生活而重新回归现

代都市？于是，梭罗作品中的生态主义指向与梭罗回

归城市的生活行为之间就呈现出略带荒诞色彩的悖

论。如何理解这种悖反就为作者提供了理念反思、理

念增殖与理念思辨的巨大空间。在作者看来，梭罗的

反资本工业文明的文化宣言是一种生态主义预警，而

非提倡人类彻底回归前现代文明状态，梭罗仍然肯定

“人类要发展”，但提醒人类必须认识到发展“就必须

付出一定的代价”。同时，作者重新注解了被大众视为

罪恶之源的“资本工业现代性”的内涵，指出现代工

业文明的悖论与实践困境。作者认为唯有通过对工业

文明的现代性批判与理性实践，才能实现自救，这正

是作者“现代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理念的文学

演绎。《东京大学的树》同样是作者对大学地标树所隐

喻的流行性认同思维的“悖论性”发现。大学地标树

的高度往往被视为大学文化积淀厚度的物化表征，但

作者却从这种风景审美的普遍常识当中，触及集体无

意识的思维悖论——以物的意象去臆想乃至判断物化

表象下的内容，是极其狭隘甚至危险的认知观念，这

种观念不仅能遮蔽风景的复杂和局促，还可能借助审

美暗示导致对物的象征意义的固化认知。源于对这种

流行观念的警惕和质疑，作者直陈大学真正的文化风

景是人文素养的高度，只有人的人文素养常青繁茂，

物化的地标树才能承担起“文化之标”的象征身份。

在这里，作者批判了“以物定性”的大众惯性思维，

希冀人类构筑高洁的人文精神风景，来映照自然风景

的圣洁。 

第二，作者的“风景诗学”具有从感官审美中寻

觅心灵自由和精神解放的人性内涵。《梭罗：把世界留

给黑暗和我》可视为作者与梭罗、与梭罗的文本、与

爱默生，甚至与自我进行对话的产物，作者不断追问

梭罗作为个体生命的哲学意义，并最终触摸到一位先

锋性的“超验主义者”的生命质地。在作者看来，梭

罗其文其行固然有明显的生态主义批判意味，但作为

个体生命的梭罗更是一位“超验主义最前卫的践行

者”，他对现代文明和社会群体的疏离，对自然万物和

寰宇苍穹的亲近，正是其超验主义哲学的生活化实践。

梭罗努力“返归”自然之母的积极姿态，是为了“寻

找人性的原始与野性”，而梭罗之所以迷恋“原始与野

性的人性”，是因为他一直试图构建“人性自由主义”

的哲学观念，他要对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神性，

即人与超越经验之外的一切存在物的关系进行重构。

“对于‘意义’的追寻，既可以指向对自然美和艺术

美的领悟，也可以指向对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思

考”[7](10)，从而完成对现代文明所依托的经验哲学和

权威理性的颠覆，抵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至高

境界，救赎被文明规训、被存在压抑的人。这是作者

穿透梭罗个人“奇异”的日常生活表象，直抵梭罗的

超验哲学世界和个体生命质地的全新诠释。在《寻找

原始野性的风景线》当中，作者甘南之行的审美兴奋

点是看到的最原始的自然风景。无论是作者对大自然

野蛮生命力的欣赏，还是对大自然狂野蓬勃生命形态

的玩味，以及对自然风景当中万物合一境界的向往，

都使其散文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诗性美学，“一种浪

漫的情感结构得以产生”[8](87)。《寻找原始野性的风景

线》不仅是一位睿智的人文知识分子对原始自然风景

进行心灵参悟的艺术文本，也蕴藏着作者深沉的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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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他审视着现代人深陷物质资本和都市文化    

囚禁的普遍处境，直陈现代人普遍丧失敏锐的审美能

力和生命野性的生存境遇，以及当代人困于“文明生

活”的囹圄而毫不自知的生命悲剧。如何化解当代人

的生存困局？在作者看来，梭罗超验主义哲学所提倡

的“人性自由精神”正是一种“新启蒙理念”，它包含

了人类感性力量的重启、人类原始野性的恢复、人类

启蒙理性精神的超越和对权威规训主义的反叛，以 

“大自然与人类平等”为最高的生命理想。可以说，

作者寻觅“原始野性风景线”的目的是对当代文化语

境中人性孱弱和感官愚钝的救治，旨在建构一种    

以自然至上、心灵解放和精神自由为核心的人文主义

精神。 

第三，作者的“风景诗学”具有从文学性的想象

画面当中反观个体生命记忆图景的诗性内涵。作者在

对梭罗《瓦尔登湖》的解读中、对东京大学地标树的

审美凝望中，赋予其散文的“风景诗学”以“哲学内

涵”，希冀在多元文明冲突语境中开启人与自然、人与

万物之间的秩序重建；作者在对梭罗的超验主义哲学

的解读中、对西部原始风景的体味中，赋予其散文的

“风景诗学”以“人性内涵”，传达对现代物化语境中

人性异化的批判，希冀以“新启蒙主义精神”恢复人

类的“生命元气”和“自然天性”。在《看风景的人》

当中，作者一方面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文学史

维度的评价，提炼出汪曾祺小说的风景美学内涵，即

“浪漫主义的情怀诉求”“平静如水的生活真实”“理

想主义的诗意感召”“生命悠然的生活趣味”。显然，

作者指称的“风景”概念已经脱离了自然、人文的能

指范畴，而将“风景”概念拓展到日常生活领域，这

是作者对“风景诗学”的再次开掘。另一方面，《看风

景的人》的诗性内涵还包括作者自己的心灵诗性，以

及当作者进行自我对话时的情感诗性。在作者的审美

感知中，之所以对汪曾祺小说的风景画面如此熟悉，

是因为汪氏小说早已成为作者关于青春和故乡记忆的

历史镜像。汪氏小说中的风景画、风情画和风俗画，

既是打通作者与汪氏小说“诗性默契”的共识话题，

也是作者开启记忆追寻和生命遐想的诗性通道。作者

所要呈现的自我生命诗性，既蕴藏着作者曾蒙受历史

苦难而终获解脱的精神慰藉，也有作者对青春岁月远

去的心灵追寻，饱含着作者意欲逃离逼仄生活情境的

企盼。汪曾祺的小说不仅为作者提供了一种诗意化的

美学视界，而且作者从汪曾祺小说“悠然自得”的风

景画和“平和冲淡”的风俗画里找到了隐匿的本然自

我。这既是作者对自我“心灵风景”和“记忆风景”

的咏怀，也是作者以艺术审美修辞的方式展开的一种

精神遨游。 

 

三、金陵精魂：人文风骨的文化寻踪 

 

古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在历代文人的审美想象

中，已经成为江南文化典型的美学意象，但它沧桑多

舛的命运，又使其成为“帝王霸业”政治美学的意象

载体。同时，现代南京城鳞次栉比的都市建筑物以极

具感官化的消费美学宣示着这是一座充满现代感和未

来感的新型城市。于是，“江南之魅”“王朝之刚”“都

市声色”共同造就了南京城的“悖论性格”，而多重性

格的奇妙并存，恰是古都南京的真实面相。对于古都

南京这种复杂的“真实”，作者在《人间风景》的篇章

当中，始终表现出对金陵人文精神、人文风骨和人文

传统的抒写热情。在他看来，金陵所具有的坚韧而深

厚的人文精神传统，才是这座城市的生命底色和文化

基因。因此，一方面作者对古都金陵进行历史追问、

古意访踪、现实观照和文化整理，探寻那些正被城市

建设遗弃或改造的历史古物所蕴含的悲情和文化；另

一方面，作者以史学家的考古意识、思想家的幽思、

文学家的共情和哲学家的反思，将那些古迹所隐喻的

“人”激活，触摸金陵的人文精神纹理，“文学的真理

就记载在这些让无生命碎片说话的科学所开辟的康庄

大道上……文学以这种方式向新的社会坦白它的真

相”[9](21)。作者以极具知识性、思想性、抒情性和古

典性的散文文笔，描述着金陵的“人文风景”“生命风

景”和“自然风景”。“人群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景   

观”[10](61)，探寻金陵历代知识分子的气节禀赋和价值

追求，重估金陵士子的精神遗产对塑造金陵文化传统、

对发展中国民族文化、对启示当代知识分子都极具价

值。《人间风景》是作者与古人、作者与自我的“交互

对话”，这种消弭了今人与古人、生命与死亡、时间与

空间的散文话语，构建出一个以士子风骨为主线的价

值相通、精神相惜、人格相照的共时情景。作者与先

贤进行的心灵对话，不仅是对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这

一难题的回答，也确认着知识分子必须坚守独立品格、

正义气节这一价值信念。 

第一，作者对金陵先贤士子的追慕宣示着作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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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启蒙精神和思想智慧。在《人

间风景》当中，作者以访古迹、抒幽思的叙议笔法，

刻画了金陵“先贤士子群像”。这些先贤士子往往先知

先觉、信念虔诚，他们所表现出的迥异于时代与世俗

认知的另类形象也屡遭同时代人的误解。即便如此，

他们仍然在坚持真理与苟安妥协之间，毅然决然地选

择了捍卫人的尊严与高贵、士的独立风骨，甚至不惜

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成就金陵士子“启蒙精神”和

“思想智慧”之时，也赋予金陵古都以“独立”“高洁”

“坚韧”的恒久精魂和人文气质。在《豁蒙楼》当中，

杨锐对信仰的执著使他遭遇“杀身之祸”，储安平对真

理的坚持使他落得一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

场，但是他们的千古风度与独立人格却被历史所铭记，

他们的生命抉择再次昭示：能否坚守“豁蒙”精神并

付诸行动，才是评判古今知识分子真伪的重要标准。

“豁蒙”精神在成就知识分子独特高贵品格的同时，

也逐步内化为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思想智慧。在这

里，作者对“豁蒙”的解读、对“历代知识分子”人

格风范和道义品格的宣扬，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身份的

宣示：这是一位有着坚定价值立场和思想智慧的当代

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血脉的自觉传承，他以富有

历史中间物色彩的理想坚守和信仰执著，来对现实世

界、文化迷障和人格陨落进行倾力拯救，是作者对一

生所坚守的理想信仰、价值立场、家国情怀和人生哲

思的再次确认，“他必须恪守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

道德底线……人性立场，是其传道授业的根本”[11](36)。

但是，作者深知这种理想化人格的达成，充满了巨大

的现实难度，因此在《豁蒙楼》叙述的草蛇灰线当中，

始终萦绕着作者清醒的悲观主义情愫。 

第二，作者在对先贤行踪的追思当中，宣示着当

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品格。在《扫叶楼》当

中，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一向被视为消极遁世的龚贤在

“独善其身”的表象之下，一直在坚守文人品格和士

子气节。出于民族大义，龚贤“完全出于一个士子忠

义的情怀”不仕后朝，但他的满腔热情和豪情壮志在

前朝却无用武之地，只能在艺术世界里“道出了知识

分子杜鹃啼血式的悲愤”。这是一种坚守人文知识分子

“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节义精神”的生命实践，

龚贤“生活遁世”和“精神入世”的矛盾其实有着内

在的一致性，而作者对龚贤精神世界的洞悉让他无意

中扮演了龚贤人格的当代代言者。在《人间风景》当

中，作者对知识分子“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的

人格期待，往往投射于以散文的思辨激情对历史人物

所进行的学理臧否和品格评判中，最终得出知识分子

必须具备“道德勇气和人生智慧”的结论[12](205)。这种

界定着眼于对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和良知的强调，

与作者学术研究立场中的“启蒙主义”和“人本主义”

构成了内在的价值谱系。同时，作者对知识分子身份

主体性的界定，也是将中国儒学中的“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

精神，与俄国知识分子“永远保持着人性、内在的良

知和是非感”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欧美知识分子“人

性高于革命、高于一切制度”的启蒙精神，进行了比

较和中国化构建。 

第三，作者在对前朝士子命运的历史钩沉当中，

宣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即风骨和抗争勇气。

《桃花扇中的风景》描述了侯方域人格操守的沦陷过

程，但作者却借助这一反面案例，进一步确认了对知

识分子品格本质的论断，即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自由与

独立。作者由昆剧《桃花扇》的重拍及十八年前的笔

墨官司，引申出“文化复兴（消费）不能遗忘价值导

向”的公共性命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将叙述集中到

对侯方域“文人士子”精神形态和灵魂的审视拷问上。

一方面，作者梳理了侯方域 “中了副榜”、背叛东林

复社党义、“反复于权奸阉党阮大铖之流的恩威之间”，

以及降清后出谋划策剿杀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等历史事

实，使侯方域与李香君等的捍卫气节、坚持操守等不

屈品质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作者洞悉知识分子

人格传统与城市人文精神之间的深刻互塑关系，即一

座城市的人文精魂，不仅在于其精湛的物化美学遗产，

也在于那些身处历史转折期的士子学人所表现出的人

格修养、德性坚守、大义操守和民族气节。他们的智

慧、信仰、良知和勇气，赋予一座城市以高贵的精神

气质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而丧失了风骨、民族大义和

抗争勇气的所谓的文化名士，早已成为以知识分子之

名而行沽名钓誉之实的沉沦者。 

在《人间风景》当中，作者将审视和思考的触角

深入到金陵这一充满历史传奇和艺术想象的城市中，

并以其广博的史识、高超的智识、敏锐的情识，诠释

着金陵精神的多元内涵。作者尤其关注知识分子与城

市文化之间的塑造关系，在他看来，古城金陵的文化

命脉更多是由历朝历代“具有风骨的真正知识分子”

和“一批批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文人”(《旧都感言》)

所创造的，他们捍卫着人文信仰，传承着精神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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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着道德良知，金陵正是因为有这些知识分子的传

奇，才葆有一种高贵、坚韧和高雅的人文品格，并拥

有一种雍容的文化力量。当然，在历史与当下的对比

当中，作者也清醒地洞察到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所遭遇

的溃败，“秦淮烟水中的文化内容何时能够浊泾清渭、

激浊扬清呢？”(《秦淮烟水》)对金陵人文传统日趋

消散原因的追问，作者以一种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方式

彰显出鲜明的思辨性、学理性和深邃性。同时，作者

形构的既指向自我思想世界又指向大众精神世界的散

文“复调”，能够廓清因多元文化秩序所导致的人文语

境混乱，让读者经受心灵的洗礼和思想的澄清，这成

为作者审视金陵“人文风景”的总体叙述指向。 

 

四、历史记忆：个体回望的生命重负 

 

叙述历史的方法往往比历史本身更具话语能量。

散文对历史的叙述要在时间线性维度当中折射叙事者

与历史本身的对话。虽然散文不排斥叙述的历史志录

功能与艺术想象功能，但散文对历史的介入，更多是

以叙述者的情怀、史识、学养、思想等去呈现既有个

人特性又有普世性的关于历史审视的人文思考，这是

散文让历史重新出场的方式，并使学术性散文具有强

烈的反思与批判意识。 

第一，作者以“史思”的方式复现金陵的历史记

忆，在理性思辨和人性审视中捕捉历史更迭奥秘中不

变的封建幽灵。在《南京十里长安街景》《幽径古丘》

《斜阳下的明故宫》等作品中，一方面作者沉溺于金

陵古都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广，另一方面作者又在每一

处寻找着个体与历史进行对话的契机。无论是太平天

国的昙花一现，还是明王朝的轰然倒塌，作者在对“残

酷的历史”与“历史的残酷”的洞察中，触摸到中国

国民性和文化传统意识中的普遍顽疾——缺乏现代理

性精神的封建意识与文化人格。“好大喜功，刚愎自用，

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改不掉的陋习”，它也注定了封建

王朝“由兴而亡”。在《墓碑风景》当中，明代开凿的

巨型“阳山碑材”同样是历朝历代“帝王狷狂霸气”

和“小人谄媚丑恶”的隐喻，深植于中国政治文化深

处的封建幽灵总会在历史前行的某些节点反复闪现，

任何时代都难以逃离历史之神的掌控。在《陵寝风景》

当中，一方面，作者表达了对前朝文化遗韵的想象与

怀恋；另一方面，作者又清醒地意识到市民大众对历

史的集体遗忘，全民性的物化迷恋宣示着以物欲蒙昧

为症候的消费主义幽灵的诞生。然而作者却坚定地选

择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西西弗斯般的抗争，以

金陵历史文化“守灵者”的虔诚与执著，在文字中复

现着渐行渐远的历史。在《梦话扬州》《<闲话扬州>

的闲话》当中，作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扬州“贤达”

以道德化的“偏执”对知识分子“文人情怀”进行剿

杀的文化事实，并洞悉这种“吃人般”的道德话语对

知识分子精神与人格的异化与扭曲。作者以故乡之子

的疏离者身份，对造成“文化错位”的历史事实进行

了深刻的反思——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制约着扬州城

的现代化变革。在这里，作者深知作为“扬州之子”

的“忤逆之言”必然面临着道德危机和生活风险，但

深刻的反思和理性的直言，恰恰是知识分子风骨的表

征。他为知识分子独立言说的权利屡遭大众和政治的

双重围剿而辩护，作者在《人间风景》当中将时间寻

踪、古迹复现、王朝兴衰、人文透视融为一体，描绘

了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化想象图景。但在作者锐利的文

字和绵密的叙述中，贯穿始终的是启蒙精神和人文话

语，并以此直击造成历史悲剧的封建幽灵。 

第二，作者以“共情”的方式复现着一代学人的

精神风貌与人格魅力，还原了被公共书写遮蔽的“人

的真实风景”。作者在其志人型的学术随笔当中，勾勒

出一代学人的学术精神、情感世界、生命追求，以亲

历者的视角返归文学事件的历史现场，让平面化的学

人历史立体化。这是作者对一代学人的生命史和生活

史的文字留存，以此防御时间之流与共识概念对前辈

学人丰富性的遮蔽。《朝内大街 166 号的风景》记录了

作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的见闻感受。从追忆

“茅编室”的人员队伍构成，到回忆张伯海、王仰晨、

叶子铭、韦韬等学人前辈，再到抒写对张宇、邵振国、

贾平凹等作家群体的印象。一方面，作者将个人置于

历史图景的中心位置，以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努

力让抽象的历史叙事具备生活化的人性温度；另一方

面，作者以回望的姿态，赋予历史生活最直接、最切

实和最富有情感质地的呈现，让文学事件和文学史变

得温润可触。可以说，作者对一代学人的记忆，是对

宏大文学史图景的人文注解，是对学人的本真性情和

生命微域的真实留存。《宠辱不惊 勘破风云》是作者

对钱谷融生活印象的回忆素描，作者深情地追忆了这

位学界前辈。无论是钱谷融在极左政治年代对“文学

是人学”艺术真理的张扬，还是钱各融在经历反右风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5 卷第 4 期 

 

172

 

暴洗礼之后“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以及钱谷融在

日常生活中的一丝不苟、天真烂漫、童心未泯的本真

情趣，作者都以诗意简白的语言诠释出钱谷融“学术

信念的生活化”和“生活信念的学术化”的艺术人生

态度与博雅生命情怀。这是作者对一代学人伟岸人格

的仰望，也是作者以文学记忆的方式打通时空隧道、

传承学人风骨的方式。   

第三，作者以体验的方式复现了生命与青春的感

怀彻悟，在存在哲思和历史追问当中，《人间风景》呈

现出宏大历史对个体生命乃至代际命运的“塑形”与

“改造”，彰显出一位知识分子对历史话语进行“质疑”

和“反抗”的勇气。在《人间风景》当中，作者的“青

春追忆”是对个体经历的宏大历史的“体验式”还原，

其中既有自我意志与时间抗衡的疼痛和悲情，也有作

者对青春、历史和生活体验的哲思追问，并以敬畏人

性和彻悟生命为旨归。“生命高于任何其他东西的信念

却在他们那里获得了‘自明真理’的地位。”[13](251)在

《沉疴之后读风景》和《观街景》当中，经历死亡体

验的“我”重归人世凡尘，田园风景、城市风景和人

文风景，都绽放出难以抵挡的生命力，“生与死”的跨

界体验让作者从市井生活景观中，再次点燃了拥抱生

命的热情之火。《河上的风景》《夜行客》《湖荡风景》

《水田风俗画》《月下食》是对作者知青时期插队宝应

县的青春历史再现。那段真切的人生记忆，定格为作

者的生命驿站，并在不断的情感反刍和回望中，成为

激发作者思考的生命之域。在《河上的风景》当中，

十六岁的“我”在晦暗年代萌生的爱情向往和人生思

考，是最真切最宝贵的生活体验。这段“青春”见证

了当时的荒谬，也激发了一位少年超越时代与历史禁

锢的生命渴望。在《湖荡风景》当中，“我们”是继续

沉迷于激情历史之中，还是重新构建自我与历史的理

性关系，这样的选择困惑恰恰是一代人难能可贵的觉

醒，是他们对历史荒谬法则钳制个人命运的批判。在

《水田风景画》当中，作者认识到没有基本物质生活

保障的人“连畜生都不如”，这是作者对人类生存残酷

真相的揭示，也是对人间苦难的悲悯，更是作者对戕

害人性、摧毁文明的反人道历史语境的尖锐批判。在

《月下食》当中，作者对饥饿者的群像素描，揭示出

人的理性自律在本能欲望面前孱弱无力。这是作者人

道主义关怀的投射，他肯定人的生命欲望才是人类能

够超越生活劫难、实现生命延续、激发未来想象的本

真人性。 

抽象的历史描述在《人间风景》当中被作者以真

实的生活经验佐证，并时刻被作者的理性回望和历史

反思升华。作者的随笔创作不仅是活色生香的个人体

验的记忆整理，还是一位富有生命质感、真实性情和

智慧的当代知识分子对历史、人生、自然以及自我的

不断发现。《人间风景》当中学理化和思辨化的历史叙

述，以见微知著的方式审视和介入宏大历史，其中不

仅凝聚着作者对中国历史规律的判断，而且蕴含着作

者对个体生命如何改造历史、反抗历史乃至超越历史

的可能性的开掘。作者勾勒的一幕幕人间风景，祛除

了关于历史记忆的种种或浪漫或悲情的偏狭，而在个

体记忆的反观中，发掘人生的真谛，感受生命的悸动，

思考命运的无常，反思历史的吊诡，为“风景”这一

学术命题注入了知识性、历史性、思辨性和人文性的

深邃内涵，从而建构出一种将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

古典主义的审美范式、人道主义的精神传统和现代学

术的哲学思辨融为一体的人文智识型散文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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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ng Fan's collection of academic essays Earthly Landscapes takes the academic proposition of landscape as 

the theme of expression. On the one hand, in the narration of natural scenery, his prose shows a distinct intellectual style, 

including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paradox, the human connotation of seeking spiritual emancipation 

and the poetic connotation of returning to memorable lif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reflection of humanistic landscape, 

his prose form configures a clear value character, pointing out that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should possess the 

views of the times, of family and country, and of life, including enlightenment spirit, and ideological wisdom, 

independence spirit and freedom character, and the spirit of struggle. Thirdly, in the retrospect of historical scenery, his 

prose shows the emotional character of searching for the mystery how dynasties change, outlining the spiritual map of 

scholars and ruminating the bitter experience of youth. A new paradigm of intellectuals' prose is constructed, which 

integrates enlightenment thought, humanistic spirit, knowledge accomplishment, rational speculation and Lyric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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